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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实主义 长篇 小 说

《长安》（连载 158）

茵 阿 莹

一个在苦闷中挣扎的女人，居然

为了几句表扬，更为了青春的脉动，心

底活泛起来了。

黑妞儿甩着一头乌发：俺告诉你吧，你

哥可不是没碰过俺，他狗东西咬过俺。忽小

月嘻嘻问：他咬你哪儿了？黑妞儿像是豁出

去了说：他咬了俺屁股，俺才扬的手。

忽小月眨着眼问：他真咬了？痛吗？黑

妞儿摇摇头说：俺忘了……又麻又痛吧。忽

小月故意摸摸她的胸说：快别做梦了，你这

对奶都没被人揉过，还这么瓷实，赶紧找个

男人嫁了吧！黑妞儿用毛巾搓着四肢说：这

你就别管我了，你说你是不是瞄上谁了，说

给姐听听呀？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嬉闹着，等到洗

完穿好衣服，姐妹俩听见铁锁打开走出去，

门外已站满了等待洗澡的工友。满仓告诉

她，大字报已经贴到宣传栏上了，马上就有

人围上去观看，但他还是感觉有不祥之兆，

一个熔铜工干预上层事务，搞不好会惹来

麻烦的。可忽小月却不迭声地谢谢，然后两

个女人到食堂平静地吃了晚饭，黑妞儿就

去车间上夜班了。

忽小月披着洗净的长发往回走，感觉

差不多干透了，用花手绢将长发束到脑后，

飘逸的头发像旗帜一样飘来摆去，引得好

多饭后男人侧目而望。

其实忽小月在憧憬车间啥时开大会，

牛二栏再把她拎出来表扬几句。是的，是她

给熔铜车间争了光，那她身上的污名是不

是可以抹去了，可以重新走进工厂大楼，又

去翻译那些永远也翻译不完的资料了，也

许还有机会返回苏联的图拉市，找到那个

一脸胡子的老伊万，她要问问那个老毛子，

为啥要把她的信交给组织，里边有需要传

递的情报吗？她还要去大使馆找到那个参

赞问问，她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让她提前离

开美丽的图拉市？要知道那一个简单的“提

前”，人们看她的眼神从此就变得不屑了。

当然，忽小月还在心底埋藏着一个说

不出口的憧憬，就是要与交通大学的红主

编搞好关系，尽管她的年龄大一点，尽管她

身上有一块吓人的疤痕，如果两人真能发展

起那种甜蜜的关系，她要想尽一切办法，让

他一辈子都看不见这块讨厌的印迹。她会紧

紧地把他抱在怀里，让他尽情享受女人的温

柔，让他永远难忘会说俄语的小翻译。其实，

当不当特约通讯员，真的无所谓的。

一个在苦闷中挣扎的女人，居然为了几

句表扬，更为了青春的脉动，心底活泛起来了。

其实，这个忽小月对红向东的感觉是

朦朦胧胧的。

红向东本是陕北三十里铺考上大学的

第一人，但进入交通大学的第四个寒假，他

回到陕北老家，看见老爹正给手扶拖拉机

抹黄油。这手扶机像个大头娃娃，挂上犁刀

可耕地，挂上播箱可下种，挂上拖斗可运

货。老爹是农机站的站长，他把手扶机看得

像宝贝，常说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红亚

夫，一个是手扶机，现在怎么要抹油封存

呢？他刨根问底才明白了，村人嫌生产队吃

不饱，悄悄背着上头单干了，沟壑里崖峁

上，一家一片自留地。从此村里男人像打了

鸡血，个个变成了拖拉机，没白没夜猫在田

里，早把农机站忘到九霄云外了。唉，这很

明显，那单干就是走回头路哇，搞不好将来

黄世仁的故事就要重演了。

他老爹是长征到延安的，攻打直罗镇

时大腿负了伤，就在养伤的村里成了家，跟

乡亲们的感情别提多深了。晚上，老爹感慨

地想起，当年在延安与抗大学员打篮球，认

识了一个坐冷板凳的队员，两人都撇着胶

东腔，聊了一会儿还曲里拐弯攀上了亲戚。

前些日子来探望的战友讲，那小子出息成

人物了，怕有通天的能耐呢。儿子若把村里

情况写成信递上去，只要上边有头头发话，

下边就不敢胡日鬼了。

红向东肩负了神圣使命，胸中便酝酿

起昂扬来。他觉得老爹说得对，当年红军爬

雪山过草地为的啥？不就是为了有福同享

吗？可是当他站到戒备森严的长安大门外，把

学生证递进传达室，人家拉开小窗，像审视特

务般瞅了瞅说：你老叔人不在，如有信物可以

转交。他捂着那封信没有拿出来，从此隔三差

五就蹲到大门外等人，终于感动了老张头，领

他走进一栋灰砖大楼，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忽

大年。此人不像他想象得威风八面，但气场格

外强大，细细听完了老爹的忧虑，没表现出一

丝惊讶，反而轻描淡写地笑了。

临走，老叔让儿子把他送到公交车站，

他俩边走边聊，表弟很快就靠到他肩上了，

没过几天就遮住前胸校徽混进校园了，而

红亚夫始终惦记着那封信的下落，怂恿子

鹿回去追问，却听说挨了一顿莫名的训斥。

后来红亚夫毕业留校了，一晃几个年头过

去，校园里的大字报忽然铺天盖地起来，他

和几个学生便印了一份战报，也许名字响

亮，一露脸就撞响了，连省市图书馆都来函

要入档保存。后来有人鸡蛋里挑骨头，说主

编名字充满了小资情调，他一咬牙改成了

“红向东”。

当红向东纠结怎么把战报影响扩展到

工矿去，子鹿把忽小月领来了。

（未完待续）

“后面这句和前面《渔家傲》的凄惨，不可能出自一

人之手吧。”万星明问，他已体悟出不同的语境，姓范的

是忧国忧民的人，咋能那样写守边将士？这东西要是传

开，谁还愿意来边疆？小魏如果早看到了，是不是不会千

里迢迢来咱这儿？

驻扎到陕蒙界，是万星明从军以来最轻松的日子，除

每天的操练和对过往行人的检查，再别无他事。他一直寻

找杨猴小的残匪，却连个渣渣都没遇见过，几次出去偷

袭，准备瞎猫碰个死耗子，却连只死麻雀也没遇到。打不

着土匪的毛，与思念的萨仁花距离倒是近了一些，但作为

职业军人，他不能为儿女情长私自脱岗。在无穷的熬煎

中，学些文化打发时间。学着学着，慢慢从中悟出道理。

万星明接到命令，要他代表八十六师去蒙地的五原

县参加蒙边联席会议。提到蒙地，唤醒了他对萨仁花的

思念之情。去五原必经包头，公务在身去不了希拉穆仁

草原，只有到包头后雇信使给萨仁花送信，约定在包头

财神街的那个令人心醉的“花前月下”客栈见面。

万星明开了整整三天会议，就围绕一件事，是应对

虎视眈眈的日本人。前不久，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

抗日同盟军，得到全国各界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从东北、

热河到察哈尔，抗日部队云集于同盟军旗下，迅速发展

到十几万人。审时度势后向日寇进攻，收复了宝昌、沽

源、多伦等地，将日寇全部赶出察哈尔省。取得的胜利是

暂时的，未来的形势更加扑朔迷离，既有来自日军的，又

有来自南京方面的。会议商讨绥西军队的对策，形成最

终的决议，要求各方势力精诚团结，绝不让日本鬼子的

铁蹄踏上这里的半寸土地。

会议结束，万星明折返包头，在财神街转了几圈，

他们曾巫山云雨的“花前月下”客栈咋也寻不到，却见一

家“鱼河客栈”。难道是榆林人开的？万星明走进去，发现

就是原来的“花前月下”，只是换成榆林的老板娘，鱼河

客栈也是她在榆林开的客栈名字。意外的是，老板看着

眼熟，想着想着，万星明冲着趴在柜台上拨拉算盘的老

板，大喊一声：“杨志！”

源猿
“哎！客官认错人了吧？”客栈老板随口一答，接着

否认道。

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他就在“鱼河客

栈”里。万星明猛地拔出手枪，一个箭步上去，抵住杨志

的脑袋，说：“好小子，老子找你找得好苦，你却在这儿享

清福。”

“好汉手下留情，敢问您是谁？我杨志就是死了，也

要死个明白。”

“好，明人不做暗事，榆林通天苑还记得不？黑地里

大战群狼，弄走五千块大洋，总不会忘了。”

“通天苑，万公子。记得记得。跟您商量，五千块大

洋，等我当牛做马还了您，再弄死我成不？”杨志说道，弄

清面前的人，也变得坦然多了。

“良心发现了？土匪还会还钱？”万星明说着收了

枪，倒想听听杨志咋还。

“万公子，请这边坐。”方才被吓傻的柳叶，这会儿

回过神，把万星明领到包间里，倒了一碗热气腾腾的

奶茶。

万星明端起要喝，被小郭拦住，小郭端起先呷了一

口。柳叶说长官放心好了，我们咋敢伤天害理。万星明哈

哈大笑，一口喝了半碗，说，算命先生给我算过，我这人五

毒不侵，到九十八岁才有第一难。万星明的话说得柳叶嘻

嘻笑了，端酒菜进来的杨志，也笑得差点把盘子倒扣转。

“万公子，先敬你一杯酒，暖暖肚子。”杨志给万星

明斟满酒，说道。“叫万营长，万长官。”小郭厉声说。“万

长官，万长官，恕我有眼无珠。”杨志忙说，用惊恐的眼神

对视同样惊恐的柳叶。杨志说，万长官，先听我讲完故

事，愿打愿杀都由着您。

在杨家沟拿了赏赐的五块大洋，杨志千恩万谢过有

不杀之恩的马伯雄，带着几个同伙离开，踏上归程。所谓

归程，就是不知要去哪儿。陕蒙界盘踞的窝点，是沙窝子

里搭起的几间柳庵庵，已被一次意外的火灾烧毁。失去

了所谓的窝点，他们才一路南下，纠集更多的散兵游勇，

直奔杨家沟准备一夜致富，却导致全军毁灭。

杨志他们抄近路仓皇奔走，在天黑前到了鱼河客

栈。当晚，客栈就他们几个客人。连续多天没吃一顿饱

饭，杨志拿出一块大洋，让掌柜做一桌酒菜。老实巴交的

老板忙着做菜，老板娘柳叶拿出酒，忙里忙外，还不忘叼

空和他们碰几杯，撩拨得几个人心里火烧火燎，喝着喝

着，欲望潮水般涌上来。酒足饭饱，开房歇息。疲劳和酒

的劲气，让杨志倒头就睡。谁知一觉睡过，发现同房的老

郝摸摸索索不睡，问原因，老郝大着舌头说出秘密，隔壁

房间的那俩，图谋弄老板娘。杨志大惊，问咋知道的。老

郝说喝酒那会儿，他们一起去外面尿尿，还问我弄不。杨

志问为啥不叫上我，老郝说大概觉得你被杨家沟马公子

说服了，变成了好人，不会参与，还会坏大家的好事。杨

志一咕噜爬起，见隔壁的门大开，蹑手蹑脚挨着楼上的

房间看了一圈，没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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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话鬼

这一个故事的缘起，是一场庙会。

河东运使吴云从，升职做了刑部郎中。

初到京城，一切都觉着新鲜。这一天恰逢

庙会，家人抱着小公子去凑热闹，逛的时辰

长了，小公子在路边撒了一泡尿。尿过之

后，孩子却哭闹不止，家人怎么哄也没有结

果。败了兴致，只好废然而返。

半夜时候，小公子忽然开口说话，声音

却是陌生的，操着官府腔，一口官话：“怎么

小孩子这般无礼，尿在我头上? 我跟你没

完! ”接下来吵闹纠缠了一夜，天明方止。

吴云从很是气恼，知道儿子误撞了难

缠鬼。早上起来到城隍庙烧一纸文书投诉：

“我南方人也，无故小儿撞着说官话鬼，猖

獗可恨，托为拿究。”吴云从是刑部郎中，以

公文格式作文书，城隍见后，纵是阴阳两

界，但官心相通，立即着令查处，这一夜于

是相安无事。

第三天晚上，小公子病又发作，这次说

话声音由一个变成多个，仍是官话：“你不

过是个官儿罢了，竟这样糟蹋我们的老四，

咱们兄弟今日来替他报仇出气，快备些酒

来喝喝。”夫人迫不得已，急忙应酬：“给你

们喝，给你们喝，但不要闹。”于是一鬼喝

毕，一鬼又喝。其中一鬼还嚷嚷着讨要前
门外的杨家血灌肠做下酒菜。这个细节露

了馅，杨家血灌肠是南方的物产，以血和糯

米混合灌制而成。吴云从是南方人，知道血

灌肠的来历，判断这几个鬼也是南来客，于

是上前扇了几个巴掌，说：“狗奴才强转舌

根，学说官话，再说还打。”

天明之后，吴云从再到城隍庙投诉沟
通：“官话鬼又来了，求神惩治。”这一天晚

上，吴云从听见院子里鞭挞声不断，几个鬼

连连求饶。

自此以后小公子病愈体安，一家人再

无忧心事。

官话，通常指官府话，也指京城的方

言。但明清两朝有些例外，明朝的官话是南

京话，尽管第三任皇帝朱棣迁都北京，但南

京官话的习俗一直袭用，而且一直沿用到

清朝中期。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北京城的高

端聚会场所，所流行的不是京片子，而是江

淮方言。《子不语》的编纂者袁枚，生于康熙

末年（1716）,卒于嘉庆初年（1798）,享年八

十三岁。这个时间段内，正是清朝政府极力

推行以北京方言为官话的时候。官话鬼这

个故事，呈现的即是南京官话与北京官话

交织变化时期特定的语言氛围。

内装修

我们的中医很了不起，用风和气的原

理解释人的身体。

关于风和气，描述得最早也最文学的

是庄子，“大块噫气，其名为风”。风是无形

的，我们走在旷野里，被风簇拥着，那是身

体的感觉。风吹皱一池春水，那是水的响

应。风也是无声的，我们听到的声音，风声

鹤唳，冷风嗖嗖，狂风怒号，是风碰到了东

西，摩擦碰撞引发的动静。风碰到实的虚的

东西，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有些如击

鼓，有些如拿捏笛箫，有些如撩拨琴瑟，有

些简陋的就是喇叭唢呐。庄子还发明了一

个词，叫“吹万”,世间万物的千姿百态，都

是大自然这么“吹”出来的。

风协调着世间的万有。和谐了，则风和

日丽，风调雨顺。风遇到梗阻，风云突变，就

会出问题。小一点的问题如台风、龙卷风、

飓风，夹带着沙尘暴；大的问题如厄尔尼诺

现象、拉尼娜现象，气候出现异常，大旱、大

涝、酷暑、奇寒。吹万是大环境，大环境是人

力不能左右的。有人类历史以来，大环境没

有什么变化，日月星辰，风云雷电，大江大

海，基本还是老样子，中间出现的局部问

题，都是人类自酿的苦酒。由此也可以印

证，“人定胜天”那句话，是一句妄语。

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一个小地球，

也可以叫小宇宙。一个人起早贪黑地忙碌，

就是地球在一天一天自转。我们的身体被

风内控着，意气风发，神清气爽，满面春风，

甚至趾高气扬，都是风在体内运行正常的

形态。风行不畅，麻烦就来了。风在“窍”处

遇阻，会打嗝、放屁。风滞在经脉上，风湿、

类风湿、关节炎，包括痛风这些病状就出现

了。这些都是小麻烦，中风就复杂了，不仅

仅是风行不畅，是风控制不了身体的局面

了。中风的初级阶段头晕、眩晕、肢体麻木，

高级阶段的恶果就不用我说了。

一个老中医告诉过我两句顺口溜：一

句是“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指的就是风在

体内的运行原理；另一句是“有病没病，防

风通圣”。“防风通圣丸”是老方剂，如今已

是中成药，很普通，很便宜，两三块钱就给

一大包。药普通，效果却神奇，有病治病，没

病调理身子。

风和气不仅是生理的，还连着心理。

喜怒哀乐是生理的，但和心理纠 缠在一

起。心安理得，心澄意远，也是这一层意

思。生理和心理是意识的基础，说地基也

行。意识的俗称叫“念头”。一个人从早晨

醒来第一个念头计算起，到晚上睡着之前

最后一个念头（把梦想排除在外）,一天之

中要生出多少“杂念”?主动的，被迫的，潜

意识的，下意识的，恐怕再细心的人也不

便统计出来。

这些念头串联在一起，一天又一天，一

年又一年，人活一辈子活啥呀，就是活这些

念头。万念俱灰是形容一个人活够了，活烦

了。故此，儒家才强调明心见性，修身养性。

道家不仅修心，连身子骨都修。儒和道两家

都是围绕着一个人的“万念”去修，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

修身养性是内装修，但内装修妥帖了，

还要有所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如果一辈

子碌碌无为，应该是最大的憾事。

（未完待续）


